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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民社会 
奥斯丁·艾佛瑞 

 
在 2009年 7月 7日出版的拉丁语题为 Caritas in Veritate（《在真实中实践爱德》）的通谕中，教宗

本笃十六世探讨了许多不仅与当今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发展相关、而且还与社会行为相关的问题。“在真

实中实践爱德是每一个人的真正发展动力。”这样，通谕便为世俗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些建议。伦敦的奥

斯丁·艾佛瑞的以下评论，集中探讨了爱德与真实在公民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为经济学和官僚政治的基础，契约关系为什么不足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一个基于盟约的、强调信任而

非交换关系的强大公民社会，能为自己的公民争取到什么？ 

《在真实中实践爱德》通谕中最为突出的论点之一，也是最难为我们理解的。教宗将其称之为“市场加

国家的纯二元模式”斥之为“社会的腐蚀剂”，而“基于团结互助的各种经济形式，则自然而然地落户

于公民社会，且不受其限制。”这些东西，他称，“能建设社会”。教宗继续说道：“不求回报的市场

并不存在，不求回报的态度也无法通过法律确立。然而，无论是市场还是政治，均需对礼尚往来持开放

态度的人”（《在真实中实践爱德》，以下简称为《爱德》，39节）。 

这个“市场加国家的纯二元模式”是什么？它是一种社会观点。该观点认为，人类参与两类活动，一为

经济，一为法律/政治，并将这些看法归纳为“市场加国家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此看法并不陌

生，因为我们常常被当作物件、商品、生产要素、生产者或消费者而非人看待。 

但是我们觉得自己不止是这些，这是千真万确的。“纯二元模式”忽略的，是另一种基于馈赠或不求回

报的关系。市场本身/自己创造不出这类关系，因为市场是一种生产力和交换机制，约束人们的是契约。

不仅是经济关系如此，政治关系亦如此。 

契约并无不妥：它们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但正是由于它们的目的是保护人，因而它们存在着局限，其核

心为自保。就其定义而言，契约具有临时性。契约一旦撕毁或履行，关系便告结束。一个值得生活其中

的社会，是不能依赖契约关系的。 

另一种基于馈赠的关系的“天然之家”，是公民社会。如果说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基础是契约，那么公民

社会的基础便是盟约。维系盟约的，乔纳森·塞克斯写道，是“内在的身份感、亲情、忠诚、义务、责

任及互惠。”
1
与法律和经济关系不同，公民社会的关系，是盟约性而非契约性的；用教宗的话来说，它

们是建立在不求回报的基础之上的。 

公民社会是民主之基石，是凝聚社会之胶水。它既非公有（国家），也非私有（经济），而是由常常被

称作是“志愿组织”的机构——教会、学校、慈善组织、兄弟会、居民协会、民族团体、工会分支等等

——构成。这些组织背后的动力不是利润，这些组织也不是纳税人的钱养的。维系公民社会的，是结社

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关系，是由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形成的。 

这些关系是什么？在《爱德》通谕中，与其前任相比，教宗本笃对它们作了更为详细的探讨。“馈赠逻

辑”，既是人类社区的团结互助源泉，也是使政治与经济人性化的要素：  

在真实中实践的爱德，因其为每个人都能得到的馈赠，是一股建设社区的力量。爱德不设障碍，

不施限制，将人们团结起来。……馈赠逻辑不排除公义，也不会作为第二元素从外部与公义并肩

而坐。……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若要真正符合人性，就需要为表达弟兄友情的不求回报原则

让位。（《爱德》，34节） 

在强大的公民社会体系结构中，关系不是围着买卖或服务转的；其内部交换的，不是商品，而是互惠的

信任、馈赠及信念。将人们凝聚起来的，不是钱，也不是契约义务。人们谈论的，是共同的目的，分担

的义务，以及（用他们的话来说）源自信仰的“归属”。这些不是有如家庭成员和密友之间的私人关

系，而是建立在除契约以外的东西的基础上的公共关系。处在这类关系中，我们成了天主教传统意义上

的人，即不是与世隔绝的人，而是与他人在一起的人：不单单是消费者或投票人，而是被不求回报的绳

索绑缚在一起的、齐心协力追求共同愿景的人。 

教宗本笃强调的问题是，我们甚至将公民社会设想为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都感到困难。国家和

市场应当支持并为公民社会服务。但是国家和市场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天主教

社会训导的一个重要关切，便是增强构成公民社会的“中介机构”的力量及行动能力，使它们能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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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国家和市场力量抗衡，并向它们问责。这倒不是因为天主教社会训导反对国家和市场：国家和市场

是必须的，本身也是好的。但是倘若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来塑造它们，让它们关注其他价值观念，

国家和市场就会出岔子，变得只为自己谋私。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就沦为商品了。 

这是天主教社会训导中的一贯成分。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教宗训导，我们看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1991

年写道： 

根据 Rerum Novarum
2
及教会的整套社会训导，人的社会性没有在国家中完全实现，而是实现于

以家庭为首的各种中介团体，包括各种源自人性本身的、具有自主性的、着眼于共同福利的经

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团体（Centesimus Annus，13节）
3
。 

根据天主教社会训导，在现代欧洲史上，国家与市场的力量日益强盛，影响剧增，而公民社会的失势，

导致了民主的削弱。教宗列奥十三世及庇护十一世，在头两部经典社会通谕——《新事通谕》及

Quadragessimo Anno 
4
——中，对此倾向表示了关注，认为“中介机构”的削弱，在天主教社会训导看

来，腐蚀了健康的社会。 

市场有其位置，但它必须被保持在那个位置，否则关系就会变得商品化。国家同样有其位置，但它必须

知道自己的位置，否则关系就会变得官僚化。 

辅助性原则或公民社会原则，可以用于制衡。“将下级小团体能够解决的事情分配给上级大社团，不仅

有失公平，同时还是一个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的罪过。”这一辅助原则越是得到遵循，“国家便会变得越

是美好，社会变得越是有效，全体公民也会变得越是幸福”（《四十年通谕》，80节）。 

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呼唤“一个人人能够工作、创业并且参与的社会”。这个社会，诚如《百年通谕》

（35节）所言，“并不抗拒市场，但要求市场接受社会力量及国家的恰当控制，以确保全社会的基本需

求，都得到满足。”强大的公民社会，是一个健康社会和健康经济体的基础；经济合同和国家官僚政

治，既无法将社会和平地团结起来，也无法促进社会的团结互助。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

它的基础是馈赠逻辑，而不是市场和国家逻辑。在《爱德》通谕中，教宗本笃对国家和市场塑造公民社

会而不是公民社会塑造国家和市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提出了警告。 

如果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共谋，继续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实行垄断，那么长久以往，会损害公民

之间的团结互助、社会参与、社会凝聚及不求回报的行为。这些价值观念与“为利而付”的交换逻

辑和国法规定的“因责而付”的公共义务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爱德》39节） 

由于公民社会不断地受到国家和市场的威胁，“团结互助的经济形式”应当不断地重建和加强。经济增

长时期如此，经济不景气时亦如此。大凡有资本流动的地方，就会有创业，就会有人被招聘、解聘，然

后再在其他地方受聘；有些领域会出现迟滞，然后再复苏、壮大。人们对这些趋势的反应，是背井离

乡，追寻机遇，或逃离死胡同。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分裂社会的势力，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时期还是经

济萧条时期，确实是十分强大的。 

教宗本笃在当前的全球危机中，看到了团结互信价值观的崩溃。这种价值观对经济的有效运作，是必不

可少的。“没有内在的团结和互信，市场就无法履行其应有的经济职能。今天不复存在的，正是这个信

任；而信任的缺失，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爱德》35节） 

在呼吁市场接受信任和不求回报的关系时，教宗本笃亮出了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一个新主题：企业本身也

能够变得更像公民社会组织。教宗在此使用的术语——“共享经济”，出自“普世博爱运动”属下的企

业。这些企业试图在更加以人为本的市场运作，依赖更多的是信任。没有信任，正如金融危机所暴露的

那样，市场便自毁了。 

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以“普世博爱运动”的下属企业为榜样。但是每一个教区、每一所学校和慈善机

构，都能够为公民社会略尽绵薄：如建立信任关系，采取一致行动，向国家和市场问责。 

在现代英国，公民社会的力量和影响的衰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高踞人们的关切之

首。对街头暴力的恐惧，便是一个明证。信任和良好的关系，能够确保一方平安。约瑟夫·朗特里基金

会 2008 年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证，缺乏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邻里不再

彼此相识、彼此照应”，导致了人们的“孤独和恐惧”。5  

 

本文最初由作者发表于伦敦网络杂志 Jesuit Media Initiatives 的 Thinking Faith 栏目。蒙作者及出版商惠

允，将其简略版译成汉语重印于此。版权©  Jesuit Media Initiatives. www.thinkingfaith.org 

 

奥斯丁·艾佛瑞为“伦敦公民”的组织者。本文据其近作——《忠诚的公民：天主教社会训导及社区组

织指南》（达顿-朗文-托德有限公司，2010）——中的一章改编而成。 

 

 

http://www.thinkingfai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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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乔·塞克斯，《教育、价值观念及宗教》，圣安德鲁斯大学 ，1996。 

2、拉丁语，意为《新事》，为教宗利奥十三世 1891 年 5 月 15 日发表的通谕之标题。 

3、拉丁语，意为《百年》（《新事》发表之后），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1991 年撰写的通谕之标题。 

4、拉丁语，意为《四十年》，为教宗庇护十一世 1931年 5月 15日继《新事通谕》问世四十年后发表的

通谕之标题，故名。 

5、“当今的社会罪恶有哪些？”，见贝丝·瓦茨、查理·劳埃德，www.socialevil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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